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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燕今年 40 岁，是济南市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医生，她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给妇
女取出宫内节育器，俗称“取
环”。“取环”本是一项常规手
术 ，但 对 于 进 入 绝 经 期 的 妇
女——— 年龄大都在 50 岁以上，
有的已 7 0 多岁，给她们取环，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一般来说，年纪越大，取环
的痛苦性越大。有人恶心、呕吐，
血压下降，大汗淋漓，“和流产时
发生的人流综合征很像”。

常素春（化名）一直记得十
年前取环的经历。这位已经 67
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在电话里
不断重复，“太遭罪了，太遭罪
了。”绝经四年后，常素春发现下
体又开始出血了。她很害怕，去
县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不
是癌症，就是节育环该取了。

常素春有一儿一女，当年小
女儿出生后，她和身边的很多女
性一样选择了上环。一上就是三
十年，要不是这次出血，她都快
忘了体内还有这么个东西。

“你这个环取出来可能得受
点罪。”常素春回忆，当时妇科医
生对着 B 超图像告诉她，环已经
长到了肉里。她想，我孩子都生
了俩了，取个环能比生孩子还疼
吗？痛苦程度超乎了她的想象，

“怎么拽都拽不出来”，她不停喊
痛，扭动身体。医生提高嗓门说，

“别动了，再动子宫划破了！”
她忘了手术持续了多久，只

记得最后，节育环和鲜血一起涌
出来的时候，自己眼前发黑，晕
过去了。“生孩子的疼，生完就忘
了；但这个痛一辈子忘不了。”

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
主任医师陈素文说，女性绝经以
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子宫
开始萎缩变小，子宫口也会变紧，
而节育环的大小是不变的，与子
宫内壁摩擦，可能会出现出血、腹
痛等现象。并且可能会发生“嵌
顿”，通俗地说，就是环长到了肉
里。一旦发生嵌顿，取出就变得困
难，并且可能出现大出血等危险
状况，甚至出现异位，环穿透子宫
壁进入腹腔，可能造成对其他脏
器的损伤。陈素文建议，“最好在
绝经后半年内取环。”

董燕说，对于绝经时间超过
两年的女性，她会先让她们服用
一段时间雌激素，待宫颈条件改
善软化后，再在局部麻药的配合
下取环。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取。
她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情况，环拽
断的、拽直的、拽出来“乱七八糟
的”。董燕说，一般来说，年纪越
大，痛苦性越大。有人恶心、呕
吐，血压下降，大汗淋漓，“和流
产时发生的人流综合征很像”。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所杨秀兰曾对多地近千例绝经
后上环妇女进行调研，她发现，
绝经不满两年者，取器顺利比例
达 96 . 1%，而绝经超过两年以上
者，取出困难比例达 43 . 9%。

从被动到主动

调研中发现，绝经后未取环
的妇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因
为不知道需要取出，还有四分之
一因为没有症状，想不到要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人
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下，中国政府
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数以亿计的中国女性采取了长
效节育措施。八十年代末的一项
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结果显
示，当时全国约有 1 . 76 亿人采取
了长效节育措施，其中放置宫内
节育器比例为 41 . 4%，输卵管结
扎比例为 38 . 24%。

女性宫内放置节育器，在国
际上并不鲜见。但陈素文介绍，
由于该方式经济实惠，相对于发
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相对
较多。发达国家妇女避孕较多使
用避孕药、避孕套等措施。

知名人口学者朱楚珠在专著
中写道，“计划生育工作多注重于
抓指标，完成节育手术任务，这也
许就是中国避孕节育措施中宫内
节育器和女性结扎率高的原因”。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大量的上环
妇女，陆续进入了绝经期。

济南市中区的计生人员决定
有所作为。他们开展了一项专门
为这群人取环的工作，还取了一
个温暖的名字——— 太阳花行动。

首要工作是宣传，他们给辖
区内超过 100 个街道办和村委会
的计生人员进行培训，开办健康
知识讲座，再由他们继续宣传到
基层去。董燕说，很多人心情是很
惶恐的，对手术的风险、疼痛都会
担心。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当然，
也要从实际出发，把手术可能的
困难讲清楚，取得她们的理解。该
区卫计局副局长张爱香说，宣传
效果不错，现在很多人主动要求
要取了，他们每年都要为几百位
绝经期妇女取环。董燕证实，“之
前 1 个月不会超过 10 个”，太阳
花行动开始后，仅过去一年内取
环人数就超过了 450 个。

陈素文说，还有一些女性年
纪大了，病多了，体内有金属环
会影响某些影像学检查，检查受
阻时她们才知道来取环。

51 岁的郑爱红（化名），今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某三甲医
院查出耳道内的疾病，需要尽快
动手术。医生要求做核磁共振，
但在检查室外，她得知做核磁共
振身上不能有金属物品。她想到
了体内的节育环。考虑到手术的
紧迫性，医生最后选择了其他影
像学检查手段，但医生和郑爱红
说，其实还是核磁共振的检查效

果是最佳的。郑爱红决定，等身
体恢复好了，第一件事就是把环
取了。“要不是这次核磁共振事
件，这环可能跟我一辈子了。”

南京邮电大学人口学者孙
晓明介绍，根据他们团队的测
算，仅在我国农村地区，就有约
四分之一已经绝经的中老年妇
女没有将避孕环适时取出。

在他看来，长期以来，基层
计划生育服务以降低生育率为
导向，侧重提高妇女生育后的上
环及时率，却没有任何工作指标
要求为绝经后的妇女及时安全
取环。“她们自己不知道，也没有
人告诉她们，所以错过了最佳取
环时间。”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
杨秀兰在调研中发现，绝经后未
取环的妇女中，有超过三分之一
是因为不知道需要取出，还有四
分之一因为没有症状，想不到要
取。正如常素春，如果不是因为阴
道出血去检查，她可能不会主动
取环。她说，从来没有机构向她宣
传过超期不取的危害，在她所在
的小县城，她的女性亲友普遍认
为，“不取好像也没什么”。

谁来买单？

预测未来 10 年有约 2600 万
妇女绝经后需要取环，即使按照
正常取环平均花费的最低 100 元
/例计算，全国共需专项资金为
26 亿。

健康知识的匮乏并不是唯
一的原因。

广阿兰（化名）今年 7 1 岁
了，这位老人生活在贵州南部一
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寨里，一生育
有四个子女。小女儿 4 岁那年，
在计生政策的号召下，当时 36
岁的广阿兰接受了节育环手术，
迄今没有取出。

她不是没想过要取。广阿兰
说，最近十几年，她一直被腹痛
困扰，“尖痛尖痛，痛得直不起腰
来。”可镇计生院的医生告诉她，
她的环长到了肉里，计生院取不
出来，得去大医院。去医院就意
味着花钱。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
说，镇上人均年收入仅有 3600 余
元，只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虽

然有精准扶贫的政策，但推进缓
慢且艰难。广阿兰的两个儿子都
外出务工，她和老伴儿独自生活
10 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选
择了放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研究员、卫计委卫生发展中心
特约研究员关博博士介绍，国家
政策是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
女享有四项免费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包括免费取出宫内节育器。
比如，符合政策可以生二孩的育
龄女性，或者身体条件不允许继
续上环的育龄女性，是可以免费
取环的。但对已经退出育龄、进入
绝经期的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国
家没有统一政策规定。他认为，政
策需要进一步“扩面”。

当前，有些地方规定可以免
费为绝经期妇女取环，但这项服
务是由乡级计生服务机构开展
的。陈爱香介绍，在太阳花行动
开始前，济南市的绝经期妇女是
可以免费取环的，但仅限于乡镇
或者区里的计生服务站。

陈素文说，基层计生服务站
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而进入绝经
期的妇女取环难度又比较大。来
北京妇产医院取环的女性，很多
都是在别的地方取不出来的。有
些人需要做宫腔镜腹腔镜检查，
费用在千元以上，如果需要介入
治疗，费用则会更高。

“取环不是看病”，对于广大
农村妇女，这项费用不在新农合
报销覆盖的范围内，（去医院取）
只能自己掏钱，孙晓明教授介绍。

因此，关键还是要解决“买
单”问题。张爱香介绍，“太阳花”
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
掏钱，让本来只能在区、乡镇级
计生服务站免费取环的绝经期
妇女，可以去技术水平较高、条
件较好的济南市级计生服务中
心免费取环。未来他们准备与医
院合作，让这部分女性可以到医
院去取环。

孙晓明教授团队曾受卫计
委妇幼健康司的委托，研究我国
绝经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的主
要问题和现实需求。他们发现，
一般正常取环的实际费用为 100
-150 元/例，有宫颈萎缩取环的
实际费用为 150-200 元/例，做无

痛取环的为 350-400 元/例，有环
嵌顿等困难取环的实际费用为
1000-3000 元/例。

他们预测未来 1 0 年有约
2600 万妇女绝经后需要取环，即
使按照正常取环平均花费的最
低 100 元/例计算，全国共需专项
资金为 26 亿。

计生之后的服务

政府应该实现从“有病治
病”到“无病防病”的积极预防。

“加强后续服务、制度化管理才
是真正的出路。”

孙晓明教授说，长期以来，
我国计生体系的工作重点是控
制超生，重视上环率，忽视了取
环，这种积累下来的意识转变很
难。但不适时为绝经期妇女取环
会影响妇女健康，从而降低政府
计划生育服务的诚信度，这才是
最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南方某高校社会
学硕士孟小芸（化名）曾亲眼目
睹。2010 年，正在读研二的孟小
芸开始构思她的毕业论文。她想
到了自己的母亲，一位多年前曾
接受节育环手术的家庭妇女，因
环多年未取，取时发生意外断在
体内，后来引发尿道等其他疾病。
她还想到了自己本科在家乡计生
部门实习时，一位节育环多年未
取的女性不断来投诉，她得了宫
颈疾病，非要说是节育环作祟。

孟小芸决定，自己要做一篇
与妇女节育手术有关的论文。她
选择了自己的家乡，去了再普通
不过的两个村子实地调研。在其
中一个村子，妇联主任向她介
绍，镇里每三个月会派人到村
里，针对 49 岁以下的已婚育龄
妇女进行妇检工作。孟小芸感
到，在这位妇联主任眼中，计生
工作就是管好育龄妇女就够了。

入户访谈期间，孟小芸看到
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阿姨们被节
育手术并发症困扰，她们的状态，
她在论文中用三个短语来总结，

“劳动能力受限、身体素质差、家
庭生存状态堪忧。”有人去政府部
门反映问题，但因为年代久远、责
任难以认定等诸多原因，问题并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过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
正在行动。除了济南市市中区，
还有不少地方政府也认识到这
项“群众有需求，上级不考核”的
工作的重要性。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盐城市
盐都区从 1995 年开始，就把这些
绝经期妇女的取环工作纳入到
计划生育服务的范围内。他们利
用育龄妇女信息系统获得相关
信息，及时通知妇女取环。

重庆江津区更是把为绝经期
妇女取环作为计生技术服务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与日常工作一起
考核。长沙市把为绝经期妇女取
环工作纳入了计生工作的大考核
体系，长沙市开福区自 2013 年开
始为绝经期妇女取环，已为近一
千名妇女提供了免费取环服务。

孟小芸在论文里表示，政府
应该实现从“有病治病”到“无病防
病”的积极预防。“加强后续服务、
制度化管理才是真正的出路。”

董燕的母亲 81 岁了，当年
响应国家号召做了结扎手术。每
次看到取环的老人，董燕都会想
到自己的母亲。她还记得，一位
老阿姨顺利取环后，拉着她的手
连连道谢，高兴地直喊“闺女”。

据《新京报》

为为母母亲亲们们

取取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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